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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者，川流之言也，逆之恐力竭而滅頂，順之則江河湖海而下。」

古�廊下拆字的老先生對著一位面露焦慮之色的年輕人如是說，年輕人手上拿著一

張白紙，上面寫著一個大大的「訓」字。我在一旁欣賞古剎浮雕壁畫，緩緩走過他們

身旁，老先生正望著年輕人，指著他手中的訓字繼續說：

「言字七劃，川字三劃，這是古人的十全之計啊！七言成詩，滋潤心靈，有如三

川匯湖，澤被天下，得之者福也。只是良言刺耳，良藥苦口，你要改變逆境運勢，不

管是求學考試、婚姻家庭、事業前途、健康安危種種，恐怕都得要對訓字逆來順受才

是，切莫激烈反抗。」

年輕人雖緊皺眉頭，面有難色，仍微微點頭，並不辯駁。我雖然不知道訓他的是

父母師長還是上司老闆，卻看得出來言語的刺激對一個人的影響也不下於肉體的折

磨。雖然訓的出發點通常是正面的，但是執行時若是方式或態度太過激烈，結果卻可

能變成是負面的。年輕人付了錢，起身離去之際，我看他愁容未解，眉頭依然深鎖，

不禁想起有些學生因為各種原因（也許資質平庸，也許努力不足，也許外務繁忙，也

許健康不佳，也許經濟困難，也許感情受挫，也許家庭變故等等）表現不佳，經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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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師生倫理尚不至於離譜，雖然有酒食先生不敢大饌（怕油怕鹽怕胖也），有椅子先生坐著倒也還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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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師責難。是不是他們離開老師視線以後，也

像這個可憐的年輕人一樣茫然無助，竟至於得上

山求助於拆字先生？

20幾年前我剛任教職沒多久，有一次到美國

參加一個計算機硬體設計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在

會場大廳報到完畢，我坐在沙發上整理剛領到的

會議資料，隔壁沙發則坐著一位美國的本地博士

生，蹺著二郎腿在等人的樣子。不久我看到一位

身材微胖的先生緩緩從電梯口向這位博士生走過

來，我一眼就認出他是當時這個領域最重要期刊

的主編史瓦茲蘭德教授，看來應該是這位年輕人

的老師。他走到年輕人的面前，和顏悅色的說：

「約翰，你演講內容與投影片都準備好了嗎？我

們是不是該找個地方預演一下呢？」

「我都準備好了，不用預演，你別擔心了，

厄爾。」約翰繼續蹺著他的二郎腿，一面張開雙

臂向後靠著沙發椅背，一面有點不耐煩的回應站

在他面前挺著個小肚子的教授：「你找我來就是

為了這個嗎？」

「約翰，這是你畢業前最重要的一次演講，

我不希望你出錯，我現在還可以幫你一點忙，如

果你願意的話。」厄爾很誠懇的講。

「我知道，所以我都準備好了，而且我跟這

裡的幾個朋友早就已經約好了要出去，他們正在

停車場等我，你不能這樣臨時要求我，這樣對我

不夠尊重。你如果沒有其他重要的事我想我得走

了，我下午演講前會回來的。」

厄爾也只好讓他走了，否則接下來也許會有

些不愉快的對話。當然以史瓦茲蘭德教授而言，

他也許不會因為這種直來直往的美式的師生關係

而覺得落寞，只是我在旁邊目睹這一幕，看著他

面無表情的又緩步走回電梯，心裡倒是微微慶

幸，在臺灣至少老師訓學生尚屬正常，還不曾遇

見有學生訓老師的情況發生。

其實我們大多數人也是從小被教訓慣了的，

所謂「慣了」意思是臉皮厚了，那些大人物的訓

示因此在我們生命中大多是船過水無痕，隨他們

怎麼講，我們就是心如止水，沒有漣漪，沒有共

鳴。我在中小學時期參加過無數的朝會、週會、

典禮、運動會及其他種種可以訓話的場合，校長

大人們總是一再重複那千篇一律的要每個人努力

讀書報效國家，當好學生的大道理，而各種主

任與各式貴賓也會不斷引申，接力轟炸。久而久

之，學生們即使沒有厭惡感，也都把它當成耳邊

東風。中小學時期大家對於大道理本來就難有切

身感受，注意力又多集中在課業與自身周遭的人

事物，顯然大部分的訓示都如對牛彈琴。當然有

時訓勉的話也有好的一面，誠懇動人的言詞聽久

了偶爾也會想一想，特別是到了大學那一段思考

人生大道理的時期。我進入臺大後，從新生訓練

開始就不斷接觸到臺大的校訓「敦品、勵學、愛

國、愛人」，這是前校長傅斯年先生於民國38年

的神來之筆，兼具訓示與時代使命，真是用心良

苦。清大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則源自

於梁啟超先生於民國3年冬天到校演講時，引述

易經中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以勉勵學生的金玉良言，

比較沒有時代巨輪的痕跡。簡單易懂，修身勵志

的校訓也許老師學生會記得它一輩子，時時拿它

當一面鏡子來檢視勉勵自己。舉例來說，我每次

回新竹下了光復路交流道看到路旁的燉品屋就不

覺想到臺大，想像在臺大敦品屋裡學子們皆品學

兼優的大同世界。至於政府要員多為臺大校友這

個現象是否因為校訓第三項的福報也許難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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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小檔案

吳誠文，1971年巨人隊少棒國手，為國家捧回世界少棒冠軍盃。臺南一中畢業後，考進

臺大電機系，1981年從臺大電機系畢業，1984年負笈美國深造，1987年取得美國加州大

學聖塔芭芭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博士。學成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系，2000-2003

兼任系主任，2004-2007擔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鑽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和半導

體記憶體測試，卓然有成，2004當選IEEE Fellow。2007年借調至工研院主持系統晶片科

技中心，規劃推動3D-IC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工作與產業推廣。2010年將系統晶片科技

中心整合至資訊與通訊研究所，並接任該所所長，要協助臺灣建立自有品牌，與國際大

廠競逐天下。

明，不過臺大的教育間接決定了政府的素質倒是有跡可循。反觀清大，校友迷於仕途

者稀，不知校訓是否多少有點影響？

 教書教久了以後，喜歡訓人也許可以被諒解為職業病。可是患這種病的教授們

似乎又不甚同情另外一批也患這種病的人。有些人好為人師，對於一知半解的學問、

一招半式的技能、皮毛膚淺的知識，他都喜歡高談闊論。特別是位高權重者，不管是

會議討論還是開幕致詞，只要是讓他講話，往往變成訓話，似乎坐在下面的都是一群

呆子，而他奉天承運，特別來教大家要怎麼做人處事。好一點的有時還會先故作謙

虛，笨一點的就劈頭訓示三五點，接著指令七八條。有一次我被派公差，到臺北國際

會議中心最大的一個演講廳參加一場由某知名媒體舉辦的大型活動，討論的是地球暖

化、節能減碳的議題，邀請來的演講者是赫赫有名的美國記者與作家（其實是來賣書

的）。只見冠蓋自遠近各地雲集而來，參加者除了少數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外，也許有

上千輛汽車載這些人來。5層樓高的演講廳，裡面的空調、音響、燈光、宣傳品、服務

人員、侍衛隨扈等等，造成多少額外的碳排放，但是致辭演講的大人物們訓示坐在下

面無知聽眾的竟只是一個要大家減少資源使用的簡單觀念，何其諷刺！

當然訓示不一定要用講的，訓勉勵志的書幾乎是每個人書架上的常客，可見大家

都有成長的渴望與解惑的需求。只是書要讀要想要行要體會，不然書架上一擺7、80

本，可憐作人作事還是不能得心應手，遂不得不求助於拆字先生。

凡是喜歡訓話而胸無點墨的長官，他的訓示多被當成耳邊東風，這是違背節能減碳的。我因為工作關係有時被迫
上台講話，實在是有苦難言；看來長官也是有苦衷的。


